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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我是第二次来这个大讲堂，上一次是讲的题目是图像正视，就是用一些几十年来的老照

片，怎么把中国的历史持续的记录下来，这样的一个讲座，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让摄影回到内心的安静

的家，那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对，中国摄影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一种思考，一种观察的出来的就是，我

们现在的摄影有一点点太乱了，太快了，太杂了，但是杂的同时又很多人拥挤在，其实摄影的道路是非常

多的，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只拥挤在一两条道路上，那中国摄影的生态，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现在拿

相机，我说的相机是好相机，拿好相机的人在中国已经上亿，这个数字在前年的时候，还是三四千万，他

就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到上亿，那世界摄影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那肯定是一

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事实，中国肯定是一个摄影的大国，但是我们自己做编辑，做策展人，做理论，就会

想，拿那么多相机我们为世界上，贡献了什么东西，我们在觉悟上，我经常说摄影其实是贡献观看，贡献

觉悟，我们贡献观看贡献觉悟了没有，谢谢，我自己做我们国家多项赛事的评委，比如说国展，这是大家

搞摄影的人，一定要参加的一个展览，做金像奖，金像奖是中国摄影一个，个人成就的最高奖，我自己也

是这个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一个评委，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评选，有国家级的有行

业的有省里面的，我们每次参加当这个评委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就是你需要穿越过，百

分之九十不好的照片，这个不好的照片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雷同的照片，不轴芯的照片，非常简单花红

柳绿的照片，达到最后那么一点点的好照片，所以我觉得我很一些好朋友，我们其实包括讲课这些事情，

都不可能影响很多人，那我们就来做一些实验吧，其实明天早晨一早，我就要去内蒙古，一个叫达茂的地

方，我又要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实验，我们还是中国的，顶级的一些摄影师，对摄影有思考的人

和当地的人，共同拿起相机来，对一个范围很小的地方，进行持续的一种记录，那我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灯

关了，一边来看一边来讲实验的始末，和我们的一些观点好吧，谢谢，为什么要做农民的一个实验活动，

是因为我持续我和李梅，王铮，还有余德洵，我们连续做了好几年的，农民摄影大展的评委，我自己也是

这个奖项的，副主任委员，那我们就发现，就是农民大展，后来我参加了国展，基本上拿出来的东西是一

样的，那我们每次我们都说，为什么农民他的眼光，后来我们知道，他那个身份证，也是就是农民，但是

有一些地方的农民，他基本上和城里面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们的农民现在也可以拿，特别好的相机到新疆

区拍，到草原去拍，到西藏去拍，甚至可以去到非洲去拍，但他们拿来的东西，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

关，和内心没有关，和他独特的观看没有关，那我们在参加这个每一次我们做评委，也是那三天时间，很

煎熬，也有抱怨，那当时摄影家协会的党总书记，李前光同志后来是王瑶，他们说你们既然这样的认为，

你们何不做一些摄影的实验，把你们认为农民应该拿什么东西，我们正在前年年底的时候，分了三个组，

这三个组是，每一个组是由一个中国最好的摄影，和中国的一个编辑组成，那我们有一个组就去拍，东莞

的农民工，看他们怎么记录自己，我们就是把相机买来送给他们，那个相机其实，我们一会儿看到农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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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机，拿的相机，六七百块钱吧，然后还有一个组就是去宁夏，还有一个组河南，河南是由我们非常杰

出的一个摄影师，余德洵先生和李梅组成，那选择这个地方，是一个叫王铮的摄影师，王铮是我们国家一

个回族，回族摄影师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他用八年的时间，拍摄西海部地区，他自己是从西海固出来的，

那最后因为他的父亲，在这个叫西吉的地方，当过第一任县委书记，他自己也是在那出生的，他就找了一

个这样的一个村庄，村庄的背景就是要移民，移民，我们去的这个村庄叫上圈组，我一会儿可能不停地要

提到上圈，上圈组我们带进去了五个相机，那就是这五个相机，因为那个村庄是通电，才是两三年事情， 

那全村可能只有一两个电视机，那我们拿进去的相机呢，那我们拿进去的相机呢，那村民肯定是从来没有

见过的，那他们就虽然是五台相机，为什么这上面写 29位村民，我觉得是更 29位，甚至更多的人使用，

比如白天孩子用，然后妈妈用，妈妈用完晚上爷爷又拿去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村庄，你看这个村庄

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只剩下，20多户人家了，在一起山洼里头，他要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水和没有

路，我们为什么选择冬天去，就是因为冬天，只有冬天才能进到里头，西海固大家如果要是去读过，张承

志的那本书《心灵史》，大家都知道西海固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贫困的地区，他现在就要移民是政府的，

一个非常大的举措，那我们既然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每一次活动都会对摄影者，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是由作家摄影界共同发起的，民间性，公益性，文化性，学术性，独立为一体，鼓励所有的参与者，为西

海固献出自己爱心，帮助你所居住的家庭，比如我，我就会居住到一个，和农民住在一个炕上，我进去了

两次，哪怕是一件穿旧的衣服，一个孩子玩旧的玩具，一只铅笔，一句祝福，第二个是尊重当地的名族习

惯，其实回族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名族，我们希望在进去以前，应该在网络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得知和回族

人相处，你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西海固严重缺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节约用水，我自己两次进去一共呆

了七天，我是基本上是用湿纸巾，我们会有这么小瓶的水，真的是舍不得用他们的水，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他们的水，来源是多么的困难，本次活动每位参与者，不做时间上的任何规定，长短可以根据你的工作来

定，最长的有我们摄影者待了六十多天，短的一两天吧，2012年 12月 14日，包括摄影家导演作家，在内

的第一批三十人进去了，然后陆续在 1 月 2 月 3 月，陆陆续续有艺术家进到这里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那摄影师这参加的八十多个艺术家，艺术家里面，纯粹的摄影师可能有，差不多四五十名吧，那我们说的

摄影师，就是有职业摄影师，有记者，有爱好者，手里面拿的相机，都是非常好的相机，那我们给农民的

相机，就是六七百块钱的相机，我们现在在看的第一批照片就是，我想大家能不能看出，这个照片是农民

拍的影像，还是艺术家拍的影像，我是这个整个活动的，是学术委员和影像总监，我现在放的这个片子是，

一张农民，一张摄影师，好了我们往回看，这张是村民拍的，这是艺术家拍的，这村民拍的，这艺术家拍

的，这是艺术家拍的，拍这个照片的是我们国家，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叫王悦先生拍的，这是村民拍的，

女孩子拍她的弟弟，这是艺术家拍的，这是村民拍的，因为这个村子里面山雀特别多，艺术家拍的，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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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的，这个村子里面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在这个要走二十里地去上学，这是一个年轻的父亲站在村头，

等他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这艺术家拍的，这是村民拍的，那个村民大概是有信仰的地方，他们那的男士可

能有一个，非常小的做礼拜的地方，可能一天要进去五次，那其实这个画面，他们是在看那个相机，他们

是在看相机，但是非常有一种神圣感，好像是看他们的金书一样的感觉，艺术家拍的，村民拍的，艺术家

拍的，村民拍的，艺术家拍的，村民拍的，艺术家拍的，这是村民拍的，这艺术家拍的，第一张村民拍的，

第二张艺术家拍的，我们这个活动每天拍完，我们就在炕上沿躺，我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村民的摄影行

为，纯粹如上圈枯黄的芨芨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只有一种草在风中，黄色的很朴素，村民完全

不知道摄影为何物，村民也不知道，我要拿这个照片来干嘛，我去讲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我去出版也没有

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的相机，我们摄影者拿起相机是必须有目的，我要干嘛，他们因为不干嘛，所以他们

作品就，我接着说，我们把五台卡片相机发给村民，对村民，只发相机，只告诉怎使用，完全不在摄影上

进行指导，我原来我们也做过这样的项目，我们会具体的指导，你拍你的妈妈，你拍你的牛羊，你拍你的

灶台，我们这次我们就试一次，不指导，看看到底能出来什么东西，我每天早晨出门就有，艺术家也会问

我，因为他们知道最后，书我会来编，展览我会来测，啊陈老师怎么拍啊，我说什么都，我对艺术家都讲，

把所有的框框，做过去所有的东西，全部把它打碎，回到原点，那对村民我只是说，你就是会使用就行，

就别把你拍的照片删掉就行了，然后我们来看村民的东西，12岁，这个有几个村民在我们在北京，做巨大

的展览的时候，他们都来了，这个小孩第一次离开村庄，第一次走到县城，到了银川，然后第一次来到北

京，这个马温，因为那个相机啊，我经常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使用的相机，把我们摄影者弄坏了很多的

习惯，我们会被不好的影响，比如说拍的不够好，离的不够近，这是一个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他是对站对记者而言，但是我们这个。就好像在摄影就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的视觉冲击力，视觉

冲击力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好事，因为视觉冲击力，就是要离被摄者很近，然后不给被人尊严的，那种拍摄

方式，因为这个村民呢他拿着这个相机，他没有光胶，他也没有长镜头，他看到的一个这个，他只能这样

拍，反而他们出来了一些，让我们非常意外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评选也罢，编书也罢，我经常在心里面就

想，哎呀让我多看到几张，让我非常陌生的画面，因为我看到雷同的太多了，而且我经常就想，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拍的，是传播还是去，我们就看到但是村民，他这个构图，就是我完成陌生的一个东西，因为他

没有受过什么中心点，什么训练，他就拿起来就拍，我们看到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雪原的关系，人和动

物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我还有一个发现，就在村子里头，我们没有

看到过一本书，更不要说有画的书，一是要搬走了，还有就是真的是过于穷了，所以他们的视觉训练，比

如这个叫马温的 12三岁的小孩，他的视觉训练从哪里来，我们想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有天赋，你看他去拍

他的弟弟，因为他没人有人告诉他，你必须得横屏竖直，你必须得把人，他就拍的一个斜的东西，反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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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现了我们，特别想期待的一种，一种动的效果，那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训练当中，你可别把人放树枝

那拍，人头上不能长出那么多树枝，他不管，他这样拍的一个很生动的东西，他拍他的弟弟，你看那个地

平线，我们现在所有的照片，我拿着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裁，没有动过，马温也是我的房东，我们最后在出，

七百页的那本书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快乐和悲伤》，都喊不出来，就是因为马温有了妻子，马

温有了妻子，四十岁，他已经儿孙满堂，我觉得我跟他的相比，我的幸福完全不比他多，我的悲伤不比他

少，他就是没水而已，他就是那个地方小而已，但是从内心的我看到她，非常安详的和老公，和孩子，和

孙子在一起，我们来看马文有给他的相机，很正常的相机，但她早晨拍了几张后，相机好像进了沙子了，

她相机就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但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就一直就用这样的方法拍，然后我们在北京做展

览的时候，马文有的照片居然是，被外国人要，要买的照片，他们说这是当代嘛，这是怎么弄出来的，虽

然说进了沙子了，后来有人帮他处理了以后，他又回到原状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当代摄影，所

谓的观念摄影，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一个是马文有的照片，外国人要买，还有

一个 4岁小孩，拍的照片，全是虚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外国人就觉得这是当代吗，这是你们搞的，一个

什么是那个那个，马晓萍，马晓萍是我们叫她文艺女青年，我们在那个村子里面，一两个月时间，有两个

女孩子出嫁，我们拍到了她们出嫁的全过程，后来我看到这个马晓萍给，一个摄影师写来的一封信，说，

我结婚了但是你们全走了，你们没有拍到我的婚礼，她是有文化的人，他也是很伤感的写那个，这是她拿

着相机，拍她和她的妈妈，她会这样去理解她们家的羊，一个麻袋，就是她们只拍她们眼睛里面，我看到

的东西，和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有情感的东西，刚开始我拿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彩色照片，就是我拿

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是回到陌生画的话题，我说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她站在镜子那回到了她们家

的窗，在镜子里头拍，她拍她的小弟弟，马晓富，只有五岁，我们头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呆到第二天晚上，

我们开始做研讨会了，摄影家们那都是大牌摄影家，谁也不肯第一个拿出自己的东西来，那我们拿村民的

吧，第一个放的就是这个马晓福的东西，我记得放到第二三张的时候，人们就欢呼起来了，就叫起来了，

但农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我们就啊啊的叫，然后我说谁是马晓福，后来说是一个小孩，我说看一看马

晓富，后来就从地下把他，他那个时候已经困的不行，他把举起来给我们看了一下，就这个马晓富，马晓

福我请他来参加了，北京的开幕式，马晓富的这张照片，是我们最近在写文章也罢，在研究也罢，就探索

大场域，就是人放的大场域，我们好多摄影师已经不太，就是说的我要拍风光，我就没有人，我要有人，

我就绝对要离的很近，这个大场域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这么一小孩，我记得他第一张

就放的他这张照片，他因为特别矮，他拿着相机就只能这样子去，你看他这样子去拍他的妈妈，他的姐姐，

我们自己天天以看照片为生，我们就经常要说，看玩笑就说马赫兰的记者，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拍成大片，

马晓富拍的这叫大片，他们说什么叫大片，大片老问我你说的大片什么概念，大片不是说你拍的多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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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你拍的那张照片，让人的心咯噔一下，大片，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放，马赫兰的大片，看一看都是

小事，把它拍成了大片，我们是经常，跋山涉水跑到最好的地方，拍回来一群小片，他会这样的去拍他的

小伙伴，村民的摄影行为，非常纯粹，村民的镜头都是自家的房子，孩子，骡子，羊，他们似乎，因为他

们现在这个村庄，已经空无一人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陆续搬，有的人舍不得搬，有的人因为比如说一

家三代人，他们最后会跑到三个地方，一个离一个地方五六百里，他们舍不得离开他们跟政府，提出各种

各样的要求，但现在都走了，所以他们拍照片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拍那些拿不走的东西，因为那个都是拿

不走的，然后他们用过很多，大一点的家具是拿不走的，树是拿不走的，因为他们搬迁的那个地方，就是

有一点点像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小房子，一家五六十平米，但他在山上虽然没有水，但他们住的房子很大，

平坝也很大，我觉得我们想他们可能是，更想留下，更多的自己在这个，祖祖辈辈在上圈的日子，样子，

生活的样子，王征和藏策是我们这回的合作者，王征说，上圈村民的影像，让我们惊喜的是保留在，他们

照片里的视觉天性，它毕竟是未被训练过，或未被污染过的偶然，我今天在路上还在想这句话，我说照片

为什么拍的烂，是因为你看的烂照片太多，真的，我们的脑子就这么大的存储量，你塞满了照片，你绝对

塞不了好的影像，我们有一个亿的拿相机的人，它就是在浅层次上互相沟通，你放一下啊好，那个人就学

会了，啊得了一个奖，其实那个奖可能是很不怎么样，就全部如果是连着三年当这个，国展的评委，那就

是这样的结果，这回评出来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那下一届大部分人全部是找那个路子，就是人已经

没有自己的眼睛，没有自己的心灵，而且我说更严重一点，我觉得坏照片是怎么产生的，坏照片就是一个

坏的观看，和坏的行为，和坏的心灵结合起来的，比如你拿了相机你就以为，我可以居高临下，我可以侵

犯别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照片，中国的很多照片里头，对无助的老人离的很近，去拍别人一张非

常沧桑的脸，其实你要去看美国摄影手册，人老了什么程度你是不能去拍他的，就经常找那些边缘的，拐

的瘸的去拍，还有孩子，到农村比如一个小孩，吃了个饭留了个鼻涕，就会一群摄影者对着他，我就在想

你们拍他干嘛，你这样不给别人尊严的拍，拍了干嘛，就是没有常识，我说坏照片就是坏的行为，坏的行

为包括，集体拍照，祸害别人平静的生活，还有就是雷同，就是所有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心不善良，

去年我在网上看了个文章，就是我觉得那文章应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把我们做文明事情，做文化事情

的人都应该看一下，我们承认中国是大国，发展中大国，经济大国，但是中国在是个方面小，让我们可以

对它看不起，那这十个方面的小我肯定前面就是，道德小国，信誉小国，信仰小国，文明小国，最后的小

居然是美学小国，后来我就在想，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编那个，中国的扫盲，中国其实在解放的时候，

1949年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当时 4亿中国人，有一半都是文盲，那中国政府就用很多的办法，农民有

农民的办法，工人有工人的办法，军人有军人的办法，扫盲，我记得我编稿子，军人扫盲，后面的小战士

都累的不行了，上高原，前面拉毛驴的尾巴往前走，但前面那个战士的背包上，就有几个字，你今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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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几个字认出来，那农民的办法就更多了，工人的办法有很多，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我们解决了一个亿

文盲的问题，但是美盲，美盲在穷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所有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当很多的人

拿起画笔，拿起相机，可以任意的去拍摄的时候，突然发现，美盲比文盲还要可怕，因为你拿相机的人，

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我这个年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知识分子，我们小的时候就会，是明天周末我

们吃什么啊，我们孩子穿什么啊，五个孩子，那和我们一起大的人，明天我们是去美术馆呢，还是去博物

馆呢，还是去探亲呢，我们在法国看到，乡村，乡村的老太太，头一天我们去看她在挤奶牛，然后她们家

的房子里面，墙壁上挂满祖先的照片，然后这个墙壁上挂的一个梨，擦的干干净净的梨挂在墙上，第二天

我们展览开幕的时候，老太太穿的很好看的来看展览，那这种美学的训练，就是眼睛里头睁开眼就是，在

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没有，但是又没有及时补上这一刻，那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拿起了相机，拿起了相机

你就可想而知，得到了训练，他可以买很贵很贵的相机，他不会去买很好的数据，马明海，我们继续看照

片，马明海没有人告诉他，可以这样拍照片，他们这些东西，全部因为他们搬迁的时候，一个柜子就村子

里面放的到处都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沟里面走进来的，它现在地上有一点点洞，如果要是那个，现代车也

可以开，但是如果化了以后人就很难走了，有的很多的小孩，每天上学要走这么这个，沟里面二十里地他

们要走，又一次山洪哗就下来了，妈妈爸爸就站上面拿那个，拿盆子喊他的孩子，水来了，因为他们看到

孩子都听不见，就这条沟，这是村里面唯一的女老师，这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就是他很让我意外的一种

构图，但是我们的摄影者他可能不会，他必须得把那个，你看他这两个人，我觉得好照片有很多的概念，

但是刚才我说的好照片，他要有陌生化，不可重复性，肯定是好照片的，那我在做老照片的典藏的时候，

就是好照片对我来讲就是三个元素，一个是历史性，这张照片拿出来他的历史感，第二个就是他照片本身

的诗性，因为你毕竟这个摄影师，一个艺术行为，你必须摄影不能太业余，第三个就是情感，我在做典藏

的过程中，我可能要看到几千张照片，才能找出一张，我所说的这种照片，就是我其实上一次来放这些照

片，就是尽量是大海里头捞针，但是我找到一张的时候我心里面，会非常的愉快，那像这张照片就是，我

为什么觉得它好，它的情感我第一次看，哇天哪这张照片太好了，情感，你看还有像这样的，他的女儿，

这就是那个村里面，那条沟，化了开始，马琴，马琴的照片，我经常说马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特别

愿意写一个马琴的研究，马琴拿了相机以后，所有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正儿八经拍的，她拍她的姐姐，她

拍她自己，她把她的姐姐，你看，我再来看一下马琴的东西，她拿起相机就拍，她没有一张照片是，姐姐

你站在那，她就是，要不就拍她自己的手，要不就拍人影，要不就拍姐姐，她们家是开小卖部的，她们家

小卖部里的东西已经都拿走了，她就把她姐姐塞到这个，小卖部的橱窗里头，她们家已经拆了，拆了乱七

八糟的，她可以这样的去照片，她和她的小弟弟就纂到那里头，让姐姐帮她按一张，她把她的姐姐塞到炉

灶里头，她从底下去拍，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可以限制的她，我记得当时，她可以这样的去拍她的姐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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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个，大摄影家都说的，我们真的为那个村庄，其实做不了更多的事情，虽然我们每次

也往里头带东西，我们现在也通电话，也写信，但是好几个大摄影家都说，我要收这个马琴把马琴带出来，

因为马琴这个摄影的视觉的天赋，太绝了，但虽然说说而已，但现在马琴跟她妈妈，已经去了新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对这种艺术，无论是画画啊，包括写字，包括跳舞啊，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我看到那些舞蹈家，

其实最好的舞蹈家，她是不能跳群舞的，比如说杨丽萍，比如说当时那个名族学有个老师，叫卓玛，后来

但是她的丈夫当时一家，四兄弟给枪毙以后，她再也不跳舞了，我当时看她舞蹈就非常的惊奇，她每一场

和每一场跳的不一样，她们那些人是不能够，后来我记得我跟杨丽萍，原来有一段时间我跟她聊天，她说

我跳舞，不是用肢体来跳，我是用气来跳，所以我这次的气饱满到什么程度，我在台上展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和下一次完全不一样，那我自己做摄影，编辑三十年，我绝对相信这个摄影，是要有天赋的，但是说

了这个话会伤很多人，那我们这一次就看到，在这么小的一个村庄里头，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头，

我们看到好几个孩子，他的那个天赋，完全没有被污染的，视觉和天赋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对他们无能为

力，帮不了他们，李黄鹰，李黄鹰是村里面的，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们去的是一个叫杨庄大队上圈组，

他这个组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大队，大队有四个队，四个队他因为在山里头，那个队和这个对，可能离

有十几里远，它就是个组，组的最高的领导就叫做学东，他就叫学东，学东有一点点阿哄，小阿哄的意思，

也有一点点管理这个，比如说政府，要跟这村里说什么事啊，就需要通过他的嘴巴去说，但实际上他自己

的问题，也有很多，她生了四个孩子，老婆又怀孕了，只有一个人上了户口的，所以他也是很焦头烂额，

这是学东拍的照片，这些骡子，马，全部都带不走的，因为他们将来的那个地方，会很小，这是他的妻子

马上要生了，马生花，马生花就是刚才我说的，村子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老师，她只教一二年级，那马生

花的作品，基本上在拍他的学生，年纪最大的摄影者应该是 67岁，他们村里边特别大年龄的人也没有，

这个马文忠就是，你看他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说他把一根葱，都拍的这么庄严，就是

我们很多照片，不好的就是没有庄严相，这么就离的很近，我看到了这个省里面有一个，还成天在讲课的

一个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然后看了作品以后我就，我就半天没说话，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你看他，

有那么好的条件，自己也是一个本名族的人，而且他拍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婚礼，葬礼，全部是生活里面

最庄严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拿了相机就可以横冲直撞，他所有的照片没有庄严相，你一看起来就居高临

下，东一下西一下，拍的没有一张照片拿出来，但就这样他会拿去给别人讲课，讲课你想想，就是会影响

多少的人，现在讲课是没有用的我觉得，我有时候经常讲，今天王威请我来，我刚才跟他说，我更愿意去

做一些项目，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呈现成展览，呈现成书，让大家看一看，仔仔细细的看一看，讲课有的时

候，这个马文忠，我们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婚礼，好多的摄影师拍，还是按原来的方法拍，但这个马文

忠，拍到的这个母亲，看这个女儿结婚，走的时候那种表情，这家人搬走了这个小黄狗，天天就在这，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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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不走，每天就在这，谁来了给它喂点东西，马文忠拍过很多他自己用过的家具，因为这些家具他都带不

走，这个家具很可能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传下来的，他有天拿着这个东西在这举着，我说这是什么东

西，他说了我也没有听清楚，他就觉的要把它记录下来，他去这样拍自己的孙子，马翠萍，马翠萍很有意

思，马翠萍她，因为我们还是，不是特别能听懂他们说话，这个马翠萍就用脚，用石头，好多次给我们摆

出那种字，她就觉得你看，她在窗户上写一个爱，她用他们家的瓜子，我爱你们，应该还有他的作品，马

旭升，这张照片我还是认为，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他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灯的原

因，上面有一点点黑，应该比这个更好看，能看到人的面部表情，在窗户外头去拍，教室里头的孩子，前

两天我在广西看到一个人说，小波老师我拍了一组片子，叫窗里窗外，我研究了很长时间，在窗户外头拍

窗户里头的人，我怎么怎么的一个介入，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村民十岁的小孩这，他拍了很多这样窗

里窗外的东西，因为他进不去，在外头，小孩是从底下，他们的学校是在沟底下，非常冷的天气，他们也

没有手套，没帽子，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跟外面后来又进去的人说，我说一定要给他们带帽子，后

来有一个人给他们带的，所有的羽绒服，带了所有的帽子他拍自己的妈妈，李金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带睡袋，后来在那个炕上住下来以后，我也是非常，我也是很多年以前读那个张承志黑，一个新

疆的作家叫周涛的东西，他们就讲回族人，被赶到完全不适应人类生存的地方，但是他们怎么活，再穷的

人都要种点活，再穷再没有水家里面窗临其境，这回我们是完全体会到了，就是家家这么干净，我们在做

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要做展览，要做书，很怕有的人就说，那都你们选出来的，你们的眼光，后来我们

其中有个老大哥叫吴平关，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每一个村民选自己，认为好的照片拿出一幅来，

然后我们在展厅里头，给他们每个人都做的很大，然后底下说一句话，你为什么喜欢它，67岁的马文全要

搬走了，舍不得猫和狗，但要丢到他们，这村庄里面 30多岁以上人，是不识字的，只能靠他们说，李文

忠说这是我最小的孙子，心疼的很他自己认为这张最好，马明贵认为这张好，我们每一天都要到山下去驮

水，他们现在从山下驮的水，是不能够喝的，只能够用，他们要是喝的水就要，我刚才说的孩子们上学，

二十多里地的那个镇上去拉水，每一口水都非常珍贵，这就是他们的寺庙，我们可能看到一到了宁夏，宁

夏村庄里头都有小的，清真寺，一个比一个漂亮，但他们的寺就这么小，王强，王强也是他们村子里面非

常少的，耐心人，这是我们的寺，院里头有树，好看，我喜欢，马文有就是刚才我房东那个，那个相机错

乱的那个，早上没错乱的时候，他拍了一张这样，他们家的门口，他说人待在那里很神奇，马俊，马俊说

要搬走的时候一群羊，20多只羊，到哪里去养，你看，两个角也好，花羊也好，那个羊也非常奇怪，我们

不熟悉他们的人，一拍头就扭过去了，主人一来他们就摆了那个样子，好多羊会笑我觉得，这是李黄鹰，

刚才那个学东，我们这里很艰苦，缺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拉，他的女儿，要到特别远的山沟去拉这点水，

这个水还是不能喝的水，又来拍羊，马玉忠说，我们家的羊又下了一只小羊，特别小的一只羊，马明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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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玩着，笑着，说着，开心着，人一生就是要吃，开心了就好，我自己为什么写一首那样的长诗呢，我

就发现他们过的很苦，但他们都很乐，都很快乐，有口吃的就高高兴兴的，就是我们在吃饭，这是在村庄

里面，非常难得见到的景象，洗头发，马月琴，这是我的侄女，她的头发很漂亮，一个女孩在洗头发，杨

晓梅，一个很年轻的少妇，刚刚生了孩子，她说好看，农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有趣，心情舒畅，她拍的她

们家门口，马彩霞 23 岁，她的女孩已经五六岁了，她说我的丫头心疼地，这是她对她自己的照片陈述，

她就说不下去了，我们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这张照片在展厅里的时候，很多人走到这张照片面前，都要

停一下，这妈妈拍女儿，马生花就是刚才那个老师，我觉得这些学生拔河都挺团结啊，像这样的，马晓萍，

这所有的照片都是村民自己选的，自己认为这个照片好，马银萍，这是我妈和家里养的小狗，人和动物也

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喜欢这张照片，我们后来离开以后，夏天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我其实最发愁的就是，

这些活生生的生物，这个狗怎么办，每家都有狗，李萍萍，就拍的是花，马翠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趴

在树上玩耍，很美，马琴说，小公鸡很高傲，十分喜欢，李金虎，蒸馍馍着呢，马上就可以吃了，马温，

下雪了，他们玩的很开心，马旭升，从底下担水上来，因为桶里面的水太多了，要休息一下，李建宝说，

我们家吃饺子了，香的很，李金梅，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没养过猫，我喜欢猫，马晓富，刚才这个五岁的

孩子，拍的他的妈妈，多么好的一副照片，这是妈妈，喜欢，刚才就是 29个村民自己选的照片，村民的

影像在第一天晚上，持续放了两个晚上，我自己看周围的摄影者，每个人面色都非常的严峻，可能就是都

受到刺激了，后来我们在这那本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提供自己的日记，编到那本书里头，后来我在白冬

泉，张森林，吉朝勇，这些很好的摄影师日记里头，看到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了自己，最初看到村民自由朴

素的影像，对自己的震动，以及自己对拍摄产生的困惑，我过去的那种拍摄，到底出了什么样问题，村民

影像给艺术家的触动，是艺术家放弃过去的视觉习惯，开始着迷内心，和被事物的关系，我们经常是，我

们去拍喜马拉雅山也罢，去拍藏民也罢，去拍奔腾的马也罢，去拍一个名俗的活动也罢，都是完全跟对方

是没有对应的，拿起相机只是想谁谁谁，陈留下那样的影像，我就咔拍一张，我内心到底打动了我没有，

不管，那在这么小小的村庄里头，在演示了两天的村民的照片以后，艺术家突然觉得自己，要去寻找我拍

摄我的关系，这是不是应该打动我的东西我才恩，而不是别人看到的东西我去恩，按快门，从村民那里这

些摄影师学会了，哪怕和一只山雀、一株摇曳的草、一块断壁残垣的交流，更学会了对所有被摄客体的尊

重，我觉得对摄课题的不尊重，是我们中国摄影界非常大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完全解决不了，艺术家

们还学会，再小的题材，也应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再小的题材，也应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慢慢地、好好

地拍，我们来看艺术家拍的东西，白冬泉，延安摄影家协会主席，过去是参加大规模的摄影团，采风活动，

拿着好相机，走遍了中国山山水水，看了村民的影像后，他们就开始这样对自己，完全自己独特的发现，

前面这一块是房子的房檐，然后山雀在上头，一个孩子在上学的路上，往上坡上走的时候他累了，他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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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冲上去把那个，相机对着他追求视觉冲击力，而是远远的，跟这个孩子拍了幅这样的作品，学会这样

的拍照片，我经常说，如果你的心安静下来，你的行为慢下来，你一定会有一些，独特的光影不期而遇，

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光影，这缕光影等都等不着的，因为他安静了他就发现了，很多的摄影者是拿着相机，

别人举起来他就举起来，别人冲过去他就冲过去，他没有自己的那种，没有自己那种独处的时间，我说其

实在中国摄影界，先解决独立的问题，独立的观看，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行走，但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报纸

上，刊目上，我又组团了，你们要交多少钱，我就带你到哪里去拍摄，我相信那样的东西不会出好东西，

牛红旗，牛红旗是当地的一个诗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摄影者，我这次很欣喜的看到我们对孩子的，我们在

拿起相机来，我们对任何一个孩子，随意的靠近随意的去拍，他们都离得远，然后去感受孩子的情感，这

样的去拍摄，一个村民坐在我们的车，他站在那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孙越峰，解放军的一个师级干部，他是

解放军的汽车团团长，我们中国摄影界有几个在，中国摄影历史上也有几个，不能回避的一些人群和一些

事件，那陕西就有一个陕西群体，陕西群体是以胡武功，侯登科这两班人为代表的，拿起相机在记录了很

长时间后，拿起相机对农民的记录，对土地的记录，对自己的，现在侯登科已经去世了，陕西群体是我们

在做各种各样的，摄影史梳理的时候，必须得提到的，那这个孙越峰还有他旁边的人，他们是一心一意的，

想用相机追寻这个，胡武功，侯登科的脚步，那我们也在纪念以前专门参加过，孙越峰的这个研讨会，那

个片子真的不错，但是放出来，就觉得有的照片甚至，因为有的相机好因为条件更好，他肯定是在很多，

照片本身它会超越，胡武功，侯登科的，但是看完了以后，我们在做研讨会的时候，在整体上我完全超越

不了，因为摄影史，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摄影史吧，任何史，它有些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头，把那个位置站住，

一般人超越不了了，在中国摄影界，还有一个比如我们知道解海龙，他拍的那个希望工程，后来很多人千

千万去拍小学，就拍不过他，后来可能位置被他，在那样特殊的环境里面站住了，你再去超越他，我就在

跟孙越峰在谈这个，如果你只是在表面上，我要拍农民，而你不能解决，你在摄影本身的问题，超越不了，

那孙越峰这次回到，摄影本体来考虑问题，他拍到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些影像，我再不是拿起相机来就意义

话，功能化，我要增幅什么重任，我要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不要你先别急，你先把影像提前解决了，所以

他就着重解决影像，而在这个摄影他每一副好作品，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跟大家不

停的在，我们能不能不要，把摄影想的那么要救谁，你先把摄影拍好，先把照片拍好，在说其他的，多么

好多么没有意义的，一张好照片，多么好，他过去是每一张照片都要评权，当官的欺负农民，我说你要老

这样的想，你怎么可能去拍摄好照片呢，在中国摄影的前置性害了摄影者，中国摄影师把摄影打成格，这

个格里面就是纪实，这个格里面是新闻，还有的格是风光、创意、人像，这是个九宫格，这个九宫格把中

国的摄影师害苦了，大部分的摄影师拿起相机，在几十年里头只体会了一两类摄影，自己就把自己框得死

死的，而我们摄影教育教给人表达一个，总是表达一个，准确事件下的准确状态，人物的准确，情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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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二是二。但是不准确恰恰是艺术的天性，我自己做摄影今年是三十年，我 83年大学毕业，分到

新华社，一直在做摄影图片的编辑，我最近也是去接触，那个百年以前的世界摄影，发现摄影的类型其实

是非常之多，而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把自己给框住了，然后我们在中国，一个亿的人

拿相机，很多人在风光摄影师上拥挤着，又有一批人在基础摄影上拥挤着，还有一批人在商业摄影，但是

他们不知道摄影的路，有一百多条，其他的路完全无人问津，几条路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我们为什么，每

次看到比赛的时候，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说那个人哪怕他把他自己，现在拍的稍微偏一点点，他就能

得奖，但他不，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也不会来参加这样的摄影实验，所以在这两年，包括我明天去

做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现在想寻找摄影所有的道路，而不是一两条道路，而不是一两条道路，所以我们

现在自己在，做些事情的一些命题，我们来看解海龙，就是刚才我说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拍摄的叫解海

龙，解海龙是第二次跟我们进到村庄，他坐在我旁边的炕上，那个时候很冷我记得，他看到村民的影像后，

他腾的站起来了，他就说归林归林，很多的摄影师，包括一些很好的摄影师，他走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也觉得很难往下走，他也不想重复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看到村民影像以后，解海龙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这样的对一家人的记录，当然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是非常成熟，也有一定的定性，让它全部突

破自己是不可能的，但他我们看到他现在做的东西，你像他这样的东西，原来不拍的，他觉得没有意义，

但这样的照片在一组拼组里头，或者在对摄影师的考验里头，这些东西非常考验人的，他拍了一组这样的

故事，孙廷永，孙廷永是我们这次参加者，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摄影真的不在年纪大年纪小， 你开了

那个窍以后，后来就这个孙廷永说的，我如果要是，孙廷永他因为他离那个地方不太远，他在那待得时间

最长的，一个摄影者，他就是待了五六十天，后来他在写遗迹也罢，谈话也罢，他说如果这个活动，我要

是早二十年参加，我们摄影的道路完全要从新走，生命的道路会重新走，吴平关，吴平关是甘肃省，一家

协会的副主席，这吴平关的张张照片，拿出来都是让人意外的，就是因为他，痛恨过去的一种表现方法，

你看吴平关的这张照片，这也是我刚才说的，你安静下来了，你独自行走的时候，你才能碰到那种最好的

光影，这张照片，我也不是所有的照片我都完全，但是每一张照片，比如这张照片，我就觉得是经典照片，

那这个经典照片，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意义没功能，救不了任何人，但是它是摄影的好东西，那中国

如果有一个亿的人，拿相机的话，都来听到这个话，我就想大家就在摄影，你拍一些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的，你非常独特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别人不可能模仿，不可能碰到的一些场景，那你就，你的摄影才有意

思才有趣，这个光影非常的奇妙，在上圈我们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不定调子，内容不定，形式不定，其实

我们进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将来要编一个，什么样的书，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我一点都没想到我最

后，做出一个 2600张规模，中国摄影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摄影展，就这么 20户村庄的一个地放，我

们对村民只发相机，对艺术家也不规定，想拍什么拍什么，全部的摄影机不规定，他们比如说，我摄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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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一个故事，我说你不用想，这些都和你没有关系，你只拍，拍到我们来实现，我们自己对摄影的理

解，你就拍那些让我们意外的照片，全部的摄影归零，我们想看到的是无数可能，而不是已经有的可能，

我最近又参加了一个项目，叫天骏，青海的天骏，去年有一个把我叫去，我们都是中国的非常好的摄影者，

但是因为前置性，那个倡导者，我将来就要做一个大美天骏，那这些好的摄影家，好的你们就去大美，蓝

蓝的天，青青的草原，那些牧民也当成物来拍，完全没名没姓，因为那个后来那个主创的人，是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说你来不来得及改啊，你真的不能做大美，这个什么什么青海，大美天骏，我说任何人，任何一

个草原都可以做大美，但是你能不能去，他启发了我，他改不了了，那他启发了我，我们去的叫达茂的地

方，我就是要做，把做大美天骏，这么厚的 200多万的钱，我做成小的书，为达茂这样的一个地方，留八

本书，我就希望，有一个团队，三四个人组成的团队，拍一户牧民的从早晨到晚上的生活，我们去拍达茂

的女人，我们还有本书拍达茂的，他们达茂人非常爱马，就像马是咱家的兄弟，就拍马，我们这回就想在，

名俗摄影和名族摄影上，拥有一个可以颠覆的，可不可以去不要一拿起相机，就是大美，要对峙人，还有

一个，我们想在出版上做一个突破，就是不要去拍那些，别人拿也拿不动的画册，翻两页，三分钟翻完了

不想往回家拿，我就想做一些，真的每一个书里面，有一万字的文字，有真正的名族学家，文理学家，社

会学家来写这段文字，让人家达茂给我们出的这个钱，他一百年以后，他的后人拿起来看到的，不仅仅是

大美达茂，大美天骏，上圈有一种力量就是，让摄影者从自己框里出来了，心自由起来了，然后村民与摄

影家的互动，也很有意思，每天晚上的那种演示，先是摄影者受了村民的刺激，然后村民看了摄影者的东

西，哦摄影原来是这样的，也有改变，海洋，海洋是当地的回族摄影家，中国十大名族摄影家之一，有的

摄影师的东西拿出来，你看到他这一张就知道他下一张，因为他风格完全统一，我们看海洋的东西，每一

张拿出来你都会，你都不知道，他下一张会是什么东西，张森林，张森林也是当地的一个平凉的，交通局

局长，爱摄影爱到疯狂，但是张森林也是，我们每做一次活动，我们都会发现那种，不在我们视线里头的，

非常好的有灵性的一些摄影师，这个当官的这个张森林，是我们这次发现的一个，严明，严明是中国的，

比较成熟的年轻摄影家，这个活动也有，成熟的年轻摄影家去，但他们不会在那住很长时间，用它一以贯

之的表现方法，方形，黑白，来表现它的，孙彦初，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摄影家，新华社的一个年轻记者，

叫王磊，有一天我们已经在开始选片了，我们已经进入后期的，要开始做展览，做书了，他路过我们在做

展览，我们在选片的时候，我说王磊王磊进来，你看一看吧，再后来的日记里头，王磊这样写，他说图片

开始一张一张的展示，展示的是，关于宁夏一个山村的主题，我开始注意到，大多数画面的内容选取和形

式，或者说是手法都不是我惯用的，所以我开始产生了好奇，这种感觉就像是很熟悉，却又被遗忘很久的

东西。这种好奇后来变成惊讶，惊讶于创作者的放松，惊讶于创作者的直接，这种直接很容易让我对以往

拍摄，所采用的修饰意图感到惭愧，然后我们，他最后说，我想去，我应该去看看叫上圈的地方，寻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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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答案，或者生活我应该用一个恰当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感受直接的力量，后来王磊给我们贡献了非常

好的，他会做，他是我们国家在荷赛，第一个获多媒体大奖的男孩子，不仅贡献了摄影作品，还贡献了几

块，我们展现的几块多媒体都是他做的，新华社另外一个年轻的摄影者，他为村里面所有的孩子，拍照，

这个村里面特别奇怪，村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回族，那我是做到待到一半的时候，我去凤凰摄影节

去做评委，但是我到了凤凰以后，我就说，哎呀我忽然想到，就那种纯粹的实验性的东西，将来如果编书，

和编展览都会有问题，那是接不了信息的，但是他要跑到山顶上，每天晚上跑到山顶下，有一点点我就，

分别给几个人发了信息，我说我还是需要这些，人的面孔，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些，这个村里面的人是什么

样子，白忠泉就给剩下的 20多户，每一户村民，站在他们门前，拍照片，拍的也非常好，他们是那种纯

粹的合影，把人放到家门口，又放到他们至生于所生存天地之间，我非常喜欢，这是刚才叫王磊的，他用

一种非常独特的，就是白天打闪光灯的方式，给一些人拍脸，我们的一个女记者，叫张玉薇，她刚从巴黎

回来，她也去到这里头，她去的时候可以拍的东西，因为她太小了这个村庄，她就能拍的东西全拍了，但

她还是进去了，她贡献了一组，从这村庄里面所有的六十多双手，从刚生下的婴儿，到老人的手，我们在

展厅里头，给这个做了非常好的展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主任，吴砚华 2012年决定编辑出版，“中

国理论文丛”，当她知晓上圈组项目并亲自参与时，决定把这个项目作为理论，摄影文丛第一辑，那我刚

才说的那本厚书，就是他的理论文丛，我们没有做画册，就是一本非常厚的一本书吧，今日美术馆馆长谢

素贞，一个台湾人，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她去年请我在，因为今日美术馆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苹果社区，

它是只做当代的这么一个展览馆，当代艺术，然后谢素贞，特别想让我把新华社的，我做的典藏的那部分

东西，给我一层做，后来我说那个东西，拿不出来，暂时还没有成熟，我说你去跟我做一个上圈组的展览，

我记得他一月一号，跟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她抽着烟，不可能，我怎么会在我的展馆，做农民的展览，

我说你去看一看，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村庄里头，当时她就决定拿出所有的美术馆，四层做这一个展览，

我们做的谢素贞是在我们国家，就是做策展做的非常好的，她也是学做，学博物馆学的一个女性，中国出

版社的总编辑高扬，为展览和书名贡献了最好的名称，叫《隐没地》，他是在我们的文章，和在那个，不

停的提到这个隐没，这个村子里面问候啊，人和人见面问候，说的你，他不是说你吃饭了吗你好什么的，

他就说你稳静着了，稳安稳的稳，安静的静，你稳静着了，你隐没着了，我觉得这两个词非常好，以至于

现在我经常讲，我们自己也是不停的用，隐没和稳静，来推动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吴砚华说，我对任何影

像形态都没有偏见，因为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他说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摄影的伦理，

和摄影的丰富性，整个团队的精神起着很好的作用，各自发挥特长，结果纯粹又丰富，我在快速的给大家

再放一些照片，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在一个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我

们现在这个上圈组的下，又要出来了，还是这么厚一本书，她们特别奇怪，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小村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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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圆就这么一两里，你们就搞出那么多东西来，我说摄影真的是比较跑的很远，你没有把你最熟悉的

东西记录好，你跑的很远也没有用，我们再看到这些影像，这里面也有村民拍的，也有摄影家拍的，《隐

没地》是一个让摄影回家，回到安静的，内心的，自己家里的一个过程，我希望那个，这是我写的策展语

的一段话，我希望《隐没地》对真正考虑摄影的人，影像的人有所启迪，对真正思考中国文化的人，有所

启迪，对关心人类诸多问题的人，有所启迪，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讲的影像，《隐没地》有非常多的东西，

这是上圈组这一个小小的村庄，它涵盖的人类非常多的大问题，水的问题，路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人和

人的关系的问题，人最后被搬迁的问题，太多的问题在这个里头，我们那本书里面，因为我们这回做的这

个实验，不仅仅是一个影像实验，我们做的是一个，影像和文学的这么一个，在那个书里头我们会有文学

家，会有意识学家进行一些呈述，这还是那个，在上圈，我们常常听到，村民见面打招呼的一句话，一个

人问你稳静着呢，另一个人说稳静着呢。我们从上卷的村民那里学会了两个词，隐没，稳静，在这几个月

的过程中，我们团队常常用这两个词，来彼此鼓励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展

览，我最近看到中国摄影去年十件大事，恩十件大事那个，上圈组的这个实验，影像实验和展览和我们的

书，评到了去年十件大事的第三名啊，我们看一看，做的一个怎么样的展览，当时我去到那个，因为我是

策展人，我去到这个大厅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招了，因为他巨高无比，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右边的这幅

照片，高十三米，宽二十五米，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很大的一副照片，就是村庄，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

很好很好是有谢素贞管掌，这样一个，一个非常懂展览的人啊，我们地上铺的全部是照片，用特殊的灯光

打下来以后，那个你进去以后，那个地上的照片就在流淌，当然我在选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也要求不能出

现人，不能出现动物，不能出现食品，就是村庄的风貌，那对面的那个墙上，谢素贞导演谢素贞馆长就提

出来，用村民拍的一些影像，把他们放的很大，这是我们在布展的时候，看到的厅里面，这个展览，对我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一张照片，我们要摆到那一张墙上，后来威尼斯展，那个总裁来看到的时候，他

说我们威尼斯展，你就是到我们那展览，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厅给你们，这个厅非常给力，我们其实做的

一个，做展览的时候，我们也想做一个实验，不做成一个中规中矩的展览，我当时和谢素贞我们两个人，

我带她去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把这个树，移到展览过来，能不能拉两只羊到展馆来，能不能把村庄的，那

个草垛子还原，都是想法，但是当时因为村庄搬的很乱，但是我们在一个展厅，我们还原了炕，就是我们

睡得炕，我们把墙壁上的照片，就是在村民那里家里面受到了启发，家家村民都会有一个框子，框子里面

放着他，各个时代的照片，我们就做了几面这样的，炕上，很多人在上面写的字，这是我们那个女记者，

她拍的几十双人的几十双手，还是那个女记者，她去的晚了，她就没有别的可以拍了，她把每一个村民家

的灶拍了一趟，这是展厅的一角，我们在排放的时候，一共八十个人的作品，我们每一个人的作品，不分

艺术家和村民，全部是公平的，一块一块的，一个人拿出十幅作品来，这个摆的现在看不见，上面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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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记录片，我们有三个记录片同时放，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王伟他做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框的，你可

以听得到声音，你可以坐在里头，可以感觉到那个拆的那个蹦，蹦往下掉那个石头，掉那个砖，好像要砸

中你一样，他做的，就这个，在星空，就是我们房东家的那个，这也是王伟他在那个房东家的，那个门口

拍到的这样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拍的一个星空，这就是他们要搬去的地方，从那

个村庄里头，就一户人家，就是五十六平米，这是我们的开幕式，现在拿着话筒的这个就是台湾人，也是

美术馆的馆长谢素贞，站在我旁边的全部都是村民，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就叫马琴，这就是最小的孩子，

就是刚才那个马晓富，难忘上圈，这是我们在村民家里面，放幻灯的时候村民就这样，天天和我们挤在一

块看，这是她们拍完了以后，吴平关老师在帮他们整理照片，这我们在放幻灯的景象，天天晚上就这样的，

地上炕上都坐满了人，她们的学校，解海龙，派大眼睛的谢海龙去给他们讲课，这个就是我说的吴燕华，

中国摄影家协会里的主任吴燕华，我们来来回回去这个村庄，每一次都是全村人迎接全村人送，这几个就

是，中间两个的一个是电影导演刘苗苗，短头发的那个，长头发是诗人，吴王。每天在炕上，我们吃饭，

那些村里面的上中学的学生也罢，跳舞的也拿着作文给这个，让吴王和刘苗苗让她们改，这是我们去年夏

天又去了一次，去年夏天去的时候，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艺术学院的院长，带的一群学生，对仅剩下不多的

这个地方，又去拍摄，吴王在给她们改作文，村民拿着我们送给他们的相机，其实，讲这个实验，并不是

说你还用坏相机，用好的相机，其实我还真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相机上花的功夫太大了，觉得

拍的不好就是相机不好，其实这一次真的是证明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包括我自己在做的，老是以图片梳

理的时候，我们五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战争时期，拿的这些相机，比我们现在的手机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

的老摄影家，留下那么多好的东西，同时我也不是说我们来讲这一课，不要摄影教育，而是摄影教育应该

怎么做，不是不要相机，而是你拿着好相机你去干吗，那个，我要演示的图片就演示完了，我刚才也说，

就是说我们来把这个影像实验，来跟大家分享就告诉他，就想跟大家说，摄影其实可能性非常多，刚才我

在院里，我不也不知道来听课的什么人，是要做摄影呢，还是只是对摄影感兴趣呢，其实我是觉得拿相机

的时候，你先去记录自己熟悉的东西，记住跟自己有感情的东西，你在想着去跑的很远，但是我们有的时

候讲课，我也不是说到，你非不能拍那些东西，如果你只是为了健身，为了身体很好，你可以去拍那些，

拍一朵荷花啊，拍个什么一朵云啊，拍个绿色的草地，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想在摄影上，有一点点

激进，有一点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真的是不妨用心来拍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像那个做一些自己独立

的项目，然后，给自己，给家里面人留一些好东西，我呢想做的基本上就完了，我在留一点时间，有没有

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谢谢。 

 

 


